
第二代相声人：
开始问鼎全国相声大赛

从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的相声队，到频频问鼎全国相声比赛，合肥相声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这门北方曲艺，在合肥这座城

市渐渐扎下根来，并有了自己的地域特色。他们曾让来肥视察的毛主席称赞，他们曾在二十多年前就在全国崭露头角，他们首开

安徽剧场式相声先河，让合肥人也能零距离欣赏相声……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合肥相声人。 记者 朱玉婷 实习生 马明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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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都是80后的相声演

员。他们年轻活力，让相声这门传统的曲艺有

了新的色彩。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们一手创办

的笑在庐州相声社有望在明年重新复演。

城隍庙里的笑声

2009年9月起，每到周日下午，城隍庙里就

会传出阵阵笑声，引得过往路人驻足观看。这就

是“笑在庐州”相声社的演员们正在表演相声。

虽然场地不大，而且这里也并不像其他城

市剧场式的相声场所，仅仅是一排排如课桌椅

似的凳子供观众落座，但是每到演出时间还是

会挤满了人。

合肥市曲艺团副团长、笑在庐州相声剧社

社长夏重梁说：“当时起‘笑在庐州’这个名字

也费了一番心思，还在网上发帖征求了网友们

的意见。当初我们也是抱着试试看和锻炼相声

队伍的态度，没有大规模宣传，但是仍然有许多

忠实的观众。”

80后成员讲当下的相声

这群青春活力的相声演员都是80后、甚至

90后。我们见到夏重梁和他的同伴们的时候，

他们也刚刚从外地演出回来。

回忆起当时演出的情景，他们滔滔不绝。

年轻人表演的相声，当然就会有这个时代的特

色。唐浩和储小林也都是社里的演员，他们给我

们列举了一串当时演出的名录《生肖趣谈》、《学

唱日本戏》、《反恐精英》……这些把许多网络用

语和当下特色融合进去的相声把观众逗得捧腹。

“每次演出大概两个小时，四五段相声。”这

是剧场相声和电视相声最大的不同，电视相声

只能有十来分钟，需要精简大量内容，而剧场相

声则要自由得多，和观众的互动也多，可以随时

将观众融入到演出当中。

相声社明年或重新开张

然而，去年五月开始，城隍庙里就听不到这

样欢乐的笑声了。“因为团里的演出任务重，当

时也集中精力备战牡丹奖，所以相声社的演出

就停了下来。”虽然，相声社的演出停了，但是

年轻演员的表现还是值得称赞，四个80后演员

表演的《香烟的烦恼》最终获得了牡丹奖的节目

奖。

如今，相声社的演员们正在积极筹划将相

声社重新开起来，打造合肥人自己的“德云

社”，让合肥人平常也能喝着茶、聊着天、听着

相声。合肥市曲艺团团长李翔说，现在准备在

三孝口的四联大厦里将相声社重新开办起来，

原先打算年底开张，因为场地有一些具体事宜

需要协调可能会推迟到明年。不论最初会有多

少观众，我们都要坚持做下去。

听他们说合肥相声的故事

1958年，对于合肥相声来说，是一个特殊的

年份。这一年，现代合肥有了自己的相声。来

自南京的高笑林、潘庆武带给了合肥相声一个

新的开始。

合肥现代相声始于1958年

相声，是一门北方曲艺。闲暇时光，在小剧

场里喝几口茶、听几段相声，成了北方人的休闲

方式，也是北方街头巷陌一道特有的景观。而

相声这门曲艺，解放以后在安徽合肥这座不南

不北的城市安家落户，还得提到两个人——高

笑林和潘庆武。

1958年，为支持安徽的相声事业，高笑林从

南京市曲艺团来到合肥，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潘

庆武。他们可以说是合肥第一批相声人。

毛主席听了也曾连声称好

听说，我们要采访关于合肥相声的事，国家一

级演员朱文先早早地等在了合肥市曲艺团的办公

室。朱文先正是合肥相声创始人高笑林的徒弟。

说起师傅那一辈人，朱文先还和我们说起

了一段轶事。1959 年，毛主席来安徽视察工

作。在稻香楼宾馆，高笑林和潘庆武搭档为毛

主席表演了一段相声《新灯谜》。毛主席听后连

声称好，并要求他们再演一段。于是，他们又表

演了一段反对封建迷信的相声《算命》。

他们都是名师的高徒

高笑林、潘庆武等第一批相声人一生都奋

斗在舞台上，他们在八十岁高龄仍登台演出。

高笑林自幼跟随父亲学艺，12岁起正式拜

相声大师马三立为师，是马三立先生的得意门

生。潘庆武也出生曲艺世家，18岁拜李德泉先

生为师，学唱西河大鼓。后来，拜杨绍奎先生为

师，从此开始了相声生涯。他们写下了合肥相

声史上的第一笔。

如果说，第一代相声人让相声这门北方曲

艺在合肥生根发芽。那么，第二代相声人则让

其开花结果。以朱文先为代表的第二代相声

人，不仅让相声在合肥发扬光大，更是赋予其合

肥地方特色。

相声是解放后合肥最早的艺术门类

算起来，朱文先这一批相声人是继高、潘等

之后的合肥第二代相声人。朱文先一直笑称自

己是“半道出家”的相声人，原先他在政府部门

工作，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弃了安稳

工作，主动申请加入曲艺团从事相声演出工作。

据朱文先回忆，自己是1959年加入合肥曲

艺团的，拜高笑林为师学习相声，开始了系统的

学习。“当时的合肥曲艺团只有两支队伍，说唱

队和相声队。相声是解放以后合肥曲艺团里最

早的艺术门类，其他的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

渐发展起来的。”

《渔老万》问鼎全国相声大赛

而安徽合肥的相声，也是在朱文先这一批相

声人的努力下，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

朱文先不仅说相声，还自己创作。1984年，

他和其他人一起创作出了相声《渔老万》，说的是

当时的一个农民养鱼致富成了万元户，他发家之

后社会上的各种人就开始对他白吃白喝白拿，作

品讽刺意味很浓，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正是这个作品获得了当年全国首届相声新

作品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二等奖，这也是安徽

相声在全国首次问鼎，是安徽相声史上的重要

里程碑。“这个作品当时评价很高，获得创作的

一等奖，但可能还是因为相声是北方曲艺，我们

的表演和北方人有一点区别，因此在表演上获

得二等奖。”

把相声说出合肥腔调

朱文先不仅能站在台上，用相声让观众捧腹

大笑，他还能把相声说出合肥腔调。

说起有合肥味儿的相声，朱文先最津津乐

道的一部作品就是《喜唱门歌奔小康》。这个相

声用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李鸿章要将合肥门歌变

成大清朝“国歌”的故事。在这个相声段子里，

人物、语言都极具合肥腔调。

“很多地方都会把自己的方言、文化融入到

相声表演中去，这样更贴近观众。”不仅用合肥

话讲相声，朱文先还在首部以合肥方言为主体

的情景剧《我爱饭米粒》中担任方言指导，并为

剧中人配音。

相声是门说的艺术，说好相声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对于女演员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而在第三代合肥相声人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

女相声演员，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合肥市曲艺

家协会主席夏芹就是其中一位。

女相声演员一定要会唱

在相声界，女相声演员的数量总是屈指可

数。夏芹说：“解放前压根就没有女相声演员，

刚解放那会全国也就只有两三个。后来，渐渐

多起来，但和男演员相比还是少的。”

而女演员想要说好相声则要有自己的

本领。“在舞台上，女演员表演的度要把握

好，既不能太泼还要把观众逗笑。”在夏芹看

来，有两点最重要，女演员要说好相声，首先

要有自己的一门绝活，其次要能会“柳”。什

么是“柳”呢？这是相声界的行话，就是会唱

的意思。

夏芹出生在一个曲艺世家，她生得一副好

嗓子，自小学习河南坠子，能演会唱，这样的绝

活也让夏芹在说相声时游刃有余。1993年，在

首届中国相声节上获奖的作品《女驸马》则正是

加入了优美的黄梅戏唱腔。

相声最难的是把握语言节奏

几十年来，夏芹一直活跃在舞台上。相声、小

品、演唱、话剧……都很在行。对相声这门语言艺

术，夏芹一直保持一颗敬畏之心：“相声看似简单，

实则是最难的。不像其他，可以有一套程式去套

用，但是相声很多东西是即兴的，就算同样的词，

节奏只要有一点把握不好，观众也不会笑。”

“严格意义上算起来，我应该算是合肥第三

代和第四代之间的相声演员。”从夏芹之后，第

四代相声演员普遍都是80后了，中间由于剧本

创作等种种原因，出现了一个年龄断层。

曾经合肥也能随处喝茶听相声

在北方喝茶听相声，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

事情，而现在在合肥这座城市却几乎看不见。

夏芹告诉我们，事实上，以前在合肥有很多

书场，在三孝口、九狮桥、解放电影院附近都有相

声专场。“那时候，大概是2毛钱一张票。解放电

影院那里有好几个相声专场，类似于一个擂台，

买一张票可以自由挑选观看的场次。这完全是

靠实力留住观众，说得不好笑，观众立马就有其

他选择。”

第一代相声人：
他们曾让毛主席为之叫好

第三代相声人：
说相声巾帼也不让须眉

第四代相声人：
笑在庐州相声社明年重开张

牡丹奖获奖作品《香烟的烦恼》

“笑在庐州”

相声社

正在演出

夏芹、朱文先在《曲苑杂坛》

表演相声《女驸马》

夏重梁和其师傅

李金斗表演相声

朱文先和相声社

社员在一起演出


